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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脚步，透明、清晰、
更清脆，生活的脚步，在玻璃上
行走……

冬没有绿色，却富有洁白，
洁白是冬的品格。那雪峰的巍
峨 ，是 冬 的 身 躯 ；那 雪 原 的 广
博，是冬的胸怀；那皑皑的白雪
覆盖的冰河，是冬奔流不息的
生命。

冬没有鲜花，却独有雪花，
雪花是冬的精灵。那雪花飘飘
洒洒，是冬的情话；那雪花纷纷
扬扬，是冬的笑吟；那雪花跌跌
撞撞，是冬童真般的欢欣。

没有严冬，北方便失去了
沉静与雄浑；没有严冬，北方便
失去了粗犷和严峻；没有严冬，
便没有冰雪的俏丽；没有严冬，
便失去了蜡梅的报春。

一场大雪，遮住风的形状，
却使梦的形象更加真实。

一场大雪，凝固一个世界，
却使时间的碎片纷纷凋谢。

一场大雪，统一原野的颜
色，却使一种孤独逼近深刻。

雪被下，你可以看到野草
暗蕴着嫩绿；冰层下，你可听见
河水荡漾的欢声。我们幻想把
真正的雪留下来，阳光让雪融
进了人们的记忆和美好人生。

那 被 雪 色 映 亮 的 苍 老 父
亲，感恩的心情，跳出宽厚的心
胸，直抵丰收的年景。

而此时，我却看见沉默的
母亲，慈爱的目光，掠过农家辛
劳的历程，在嫁接香雪之梦，让
一 束 温 馨 之 光 在 雪 色 之 中 追
踪，父亲一生拨动大地的琴音……

冬的色彩

严冬里，北方人的生活火爆而富有色
彩。

啊，冬是一部新与旧、荣与枯、生与死
的交响和变奏！

冬有风奏的欢歌——粗犷、豪放；
冬有雪染的风采——美丽、纯洁。
谁说冬不是有声有色！
冬有勇敢的结束，但这并非残酷，因为

不结束就没有新的创造；
冬更有伟大的开始，哪怕伴着痛楚，因

为逝去的走向新的成熟。谁说冬不是有胆
有魄！

是的，没有刻骨的冷，哪有冰骨玉肌；
没有蜕变的过程，哪有在水一方。

雪是雨的精灵、雨的魂魄，弱小的生命
却始终与强大的冷酷对衡。

谁说冬只有沉默，谁说冬没有燃烧，请
看树树红梅的欢笑；

谁说冬只有凝结，谁说冬没有妖娆，请
看株株雪松的骄傲！

雪 雕

岁月的无情，拖走了沉甸甸的季节，冬
天被挑在光秃秃的枝头在西北风中摇曳。

踏着惆怅，踏着犹豫，踏着残月跌落在
小路上的凄迷，默默地，我寻找着，那首小
诗的鲜明立意。

铅灰色的沉重飘盖着小街，被寒流捆
瘦了的云，只出售苍白的哀怨，不上演柠檬
色的协奏曲，悲剧吞食了昨天的向往，泪花
滚出月朦胧的伏笔，苍凉的天幕诉说着我
的孤独，脚印垒起的痛苦，爬进了，永不褪
色的记忆……

思念刻凿出木然的雪雕，叹息浇铸着
飞翔的情绪，向着银河里流淌的故事，向着
那永恒千古的主题。

冬 情

晨起时皑皑的白雪中，闪烁的雪光映
衬眼中无尽的温情，悦耳的踏雪声伴唱心
中飞扬的旋律。一片纯白中，一切都变得单
纯而又欢快。

午后冬日暖暖的阳光下，摇动的藤椅
中蜷曲一颗沧桑的心。适时的冬阳，烘晒一
段发霉的情感，慵懒睡意中，一切都变得无
奈而又遥远。

薄暮时苍苍的旷野里，飘
摇的枯草恍惚心中不定的欲
念，萧劲的寒风鞭笞青春懈怠
的肌体，满目荒凉中，一切都
变得沉重而又深刻。

雪中 ，我是顽童 ，洁白里
洒下缤纷的笑声；风中，我是
行者，在大地写下跋涉追求的
步履；冬阳下，我是老人，静默
中抚平带血的伤痕。

今 天 ，有 雪 有 风 有 阳 光 ，
我是执着无悔的歌者。

相 逢

此时此刻我们不要相逢。
因为我一无所有。没有温暖，
没有安慰，没有热烈的语言，
没有激动的思想，没有追求使
我们向往……

但 愿 我 们 相 逢 在 绿 色 春
天的田野上，我们可以尽情地
播种，任意采摘各种各样的鲜
花。也许我们播种的是空幻的
种子。也许我们采摘的鲜花，
很快就会枯黄，绿色的希望却
吹动了我们心上的风帆，片刻
的欢乐，也使我们感到慰藉。

当然，我们最好是相逢在
金色的季节里。希望都成了现
实。我们心上的果园，果实累
累。我们可以互将相思赠，那
甜的、那苦的、那辣的，都可以
使 我 们 忘 掉 人 世 的 一 切 辛 酸
和痛苦。

请记住，我们千万不要在
寒冷的冬天相逢，它曾经把我
们的春天埋葬……

雪飘千年

那场飞扬的大雪，飘飞于五千年间。
那时天地初开，那时山和水静静地仰

卧在一起，那时人们赤着身子，仰首向着天
空。那时，便看到第一片雪花，自湛湛的长
空飞扬而下，走过九万里的行程，走进这无
际的红尘。

自那时，这场雪就下着，飘飘五千年。
五千年不绝的纷飞。所有的梨花、杏花和冰
花开了又落，所有的箫声都在夜里吹响，所
有的红泥小炉前都有读诗的人儿，所有的
长窗都会静静开着。而所有的驿道上，只有
雪落的声音，那推窗人所盼的履痕，正被一
年年的雪花悄悄掩掉。

飘飘五千年。五千年内我始终站在一
条江的岸边，那个老舵手死了，长长的江边
没有一条船，雪飞如梦，望不到对岸的景色。

望不到那条飞扬的发辫，以及辫上鲜
红的发结。

雪飞如幔。所有的纱幔扬起，撕裂无人
的长廊，廊外有古老的梅花，花瓣片片飞
下，谢如雪飞。那首熟悉的歌便在此时唱
起。那条江永远静静地流着，我挪不动我冰
冷的脚。一任雪飞，塑我成无言的冰雕。

该告诉我多少被忘却的故事了，雪啊！
五千年间，你永是多情的见证，我纯洁的手
足。我所有的记忆为你而生，我所有的梦魂
为你而碎。

五千年了。那条江，那条河，那个故事，
那个传说，那个老人，那个女孩，那片燃烧
的村庄，那曲如泣的古筝。

那场飞扬的大雪啊，飘飘于五千年间！

分娩春天

梦中的雪无声地落下，流韵神奇地美
丽着世界，雪朵朵打湿我如雪的爱恋，化作
你生命极地无期的守望。梦中已分不清走
近你的是雪是我还是其他。渴望如雪、如雪
渴望，就让我融为你窗外的雪吧，雪无愧于
心，无愧于他人。

雪以雪的方式馈赠生命，雪是一种经
霜的情怀，心有所属情有所依，灵魂才如雪
般美丽无比。

沉睡的冬日梦雪，荒芜并不代表死亡，
寒冬也不能冰封爱情。

温暖的雪花，总是在日子的相思胀圆
之后，让冬多姿地展开，再次火爆，开始分
娩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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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盐湖湖畔始发首都的复兴号
动车，在池神庙的风铃声里，迎着初
冬的晨曦，开启了向北的旅程。

透过车窗北望，起起伏伏的峨嵋
岭，将目光牵向晨雾深处。

黄河环抱的原野，千百棵杨树挺
立，宛如画师挥笔，将最丰富的颜料
泼洒大地。

浓墨重彩的初冬时节仿若打翻
的调色盘，蜿蜒的中条山，全然被明
黄的、金黄的、浅紫的、淡褐的色彩所
覆盖，这块画布上的那一抹青绿，是
刚从泥土里探出脑袋的麦苗，给这个
暖色的卷轴增添了一份明快。

动 车 一 路 北 歌 ，汾 河 谷 底 的 金
黄，任由阡陌收拢，而后被时空的速
度 挤 压 到 列 车 的 两 侧 ，急 速 奔 向 身
后。白杨树三三两两散落在丘陵沟
壑，与红彤彤的柿子树相望，是旷野
中最醒目的景致。

匆匆的行程中，一站有一站的风
物，众多的旅行者未曾停下奔波的脚
步，饱览各处的风光。好比我们短暂
的人生，在烦琐事务的纷扰下，心情
从未畅快，忽略了这一生命旅程中点
滴的美好。我们能拨开心上的迷雾，
领略奋斗人生的激扬豪情。

列车在平遥稍作停歇，不约而至
的小雨，打湿了前行的轨道。我想，
平遥古城的街道，想必也笼罩在了这
雨雾之中。它与山西诸多古建筑一
样，梳理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脉络，虽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担当着华夏血脉
的传承使命。

同行的朋友说，本来想着要带伞
出来，走得匆忙忘记了。

我 向 来 是 不 喜 在 雨 天 打 伞 的 。

春雨润心，夏雨清凉，秋雨缠绵。初
冬的雨总是来得不疾不徐，虽有些许
寒意，但它给予肌肤的感受，不也是
能领略到四季交替的不同之美吗？

雨落在哪里，哪里便有别样的意
趣。

前时和女儿去苏州，隔三岔五就
会 遇 到 细 雨 飘 洒 在 江 南 的 草 地 、浅
湖。观前街旁多的是精致的木制凳
子，如果有细雨曼舞，女儿是喜欢独
坐于此，透过玻璃欣赏店里精美的苏
州丝绸，看撑着花伞走过的少女婀娜
多姿，任凭雨珠抚摸发丝，打湿衣裳。

叮叮当当的声音，来自街边那间
银饰老店，它从戴着瓜皮小帽的伙计
手下溜出来，飘过丝绸店橱窗，被带
着江南韵味的细雨浸润，跌落在道边
花丛里。

恰是有袅袅的雨来，江南才有了
丁香摇曳的烟雨小巷，才有了钱塘江
上的小桥佳人，才有了江南人的莺声
燕语，才有了那么多的诗情画意。江
南湿润的空气里也永远弥漫着那份
优雅。

拉回思绪，列车已掉头向东，没
有在太原停留，直奔了阳泉。

雾色中跳跃的丘陵，渐次被一座
一座的山峁代替。目之所及，看不到
家乡熟悉的柿子树，却多了一排排整
齐的箭杆杨，雾色中你难以看清究竟
有多少棵。它们巍然屹立在最高处，
笔直如剑丛，倔强似勇士，遒劲的枝
丫一起奋力向上，要刺破天空似的。
劲风肆掠下它们仅存的最后几片黄
叶，演绎着秋天遗忘的绝唱。猛然，
耳边响起上学时读到的，大文学家茅
盾的那篇《白杨礼赞》，恍惚间，这些

白杨仿佛已化身为勇猛的战士，高昂
着头颅，守护着一方家园。

飞速后退的两座山峰间，是流
水冲刷而成的沟壑，这里的杨树分
散 在 沟 壑 的 各 处 ， 大 概 是 沟 下 风
稀 ， 枝 丫 上 的 叶 子 依 然 黄 灿 灿 的 。
我来不及对准镜头，巨人似的山峰
朝着车窗扑来，猛然察觉，这就是
那座英雄之山——太行山。

这段路程，列车大部分时间是穿
行在大山腹中的，宛如婴孩躺卧在母
亲的怀抱。车出隧道，呼啸而来的灰
白色绝壁，如斧劈刀削般矗立。来不
及 端 详 它 的 巍 峨 ，又 闯 入 了 一 条 隧
道。苍莽的大山连绵不绝，一点点的
惊悚之余，你不能不感慨人类的渺小
以及伟大。

中国人都知道，用怎样的情感都
不能足以歌颂太行山的不朽，也找不
到恰当的语言陈述它的深邃。遥想
八十多年前，它的身躯点燃起熊熊烈
火，高大的树木蜕变成锄把，蜕变成
红缨枪，抵御着倭寇的烧杀抢掠，它
以父亲般的钢铁身躯守护了表里山
河的万千生灵，以和母亲一样的坚韧
意 志 竖 起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不 屈 脊 梁 。
太行的伟岸雄姿锤炼了无数铮铮铁
骨，它的沧桑岁月，汇聚着中国人质
朴的精神血脉，指示着我们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来时路。

山峰高耸，山崖突兀，娘子关关
隘的风拂动着远古的鼓角声，在跌宕
起伏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回响。

列车冲出太行峰峦，眼前是云淡
风轻。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万亩麦
田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树木，无数条
河流从太行山东坡奔涌而出，滋养着

脚下这片土地。此刻，一座座村庄星
罗 棋 布 ，安 详 地 躺 卧 在 北 国 的 大 地
上，晌午的炊烟依然袅袅，我仿佛嗅
到了农家院子飘来的谷香。一条条
高速路、一条条高铁道从村庄旁边掠
过，汽车与动车并肩驰骋在平坦的大
道上。平原的辽阔撼动我的心房，你
能感受到祖国是多么的博大，是如此
的丰饶。我们拥抱祖国母亲的宽广
胸怀，接受她给予我们的万千呵护。

这无尽的风光，与西北高原一样
壮阔，又不同于它的肃穆。

如果去西安更或是咸阳，你看
到的西北高原，定然不是绚丽的黄
叶 烂 漫 ， 它 给 予 你 的 是 无 边 的 苍
茫。秦直道旁，一座连着一座的高
大封土冲击着你的魂魄。它们是未
曾翻动的厚重历史书籍。封土下演
绎的金戈铁马，是中国数千年的风
云 变 幻 ，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历 史 浓 缩 。
它的每一把土都浸透着将士奋勇的
鲜血，是中华民族一步步昂首前行
的精神密码。

从南到北、由西及东，广袤家
园上，雪域高原喷涌的清泉水，汇聚
成浪花跌宕的长江蜿蜒，敞开胸怀滋
养着千里粮仓，东北莽莽林海扬起的
风 涛 ，吹 绿 了 十 万 大 山 茂 密 的 甘 蔗
林，南国的风里飘荡着蔗糖的香甜。
无数的劳动者用勤劳的双手勾勒四
季风景，他们的汗水，化作了魅力无
限的时代丰碑。

车过石家庄，首都北京，即将抵
达。

一幅壮美的江山画卷，正从这里
徐徐展开，描摹祖国的北国南疆、万
里山河。

大 地 风 华
■武青山

允义的棉裤还放在床头，一进门
就可以看见那些白咖色的格子。在一
个热闹的时候，子女们围坐在允义身
旁，摸了又摸那身棉服：“爸，你看看，
这可舒服了，穿在身上软软的。”

允 义 抬 了 抬 手 ，不 知 道 在 想 什
么 。也 许 是 在 想 很 多 年 前 的 一 个 午
后，领着孩子们骑着老式自行车，从
工农路拐北一路回到老家，推开那扇
沉重的木门，任阳光洒满小院。那时，
亲长、妻子、子女都在身边。

甲 辰 龙 年 大 雪 ，温 暖 得 不 似 冬
日，天空露出久违的蓝色。允义就躺
在床上，静静看着窗外的梧桐树，直
到橙红色的日暮把树叶照得好像家
门口的柿树。子女们在床前忙碌，温
热的毛巾一次次抚上额头。多年前孩
子生病，他也是这样陪在身边心焦心
痛。最后一缕阳光隐去了，月色爬满
了城市，在该做梦的时候，允义终于
答 应 让 自 己 长 眠 ，做 一 场 温 暖 的 美
梦，带着人世间满载的爱与思念，挥
挥手大步走远。他去哪了？应当是回
了一趟河南温县，看看孩提时的家；
也去了一趟变电工区，那些机器早已
换代；最后跟着一路灯火，终于走回
到多年前自己搭建的小院。夜空繁星
点点。

可惜了，没能和孩子们再看一场
大雪。

“允义，允义。”是谁在呼唤他的
名字？原来是好久不见的父母尊长，
还有分别许久的老伴。常年卧床不能
动的腿脚再次灵活起来，一直说不出

的话总算能开口了。允义行至生命旅途的最后，爱是他留给
孩子们最珍贵的遗产。

允义是多会儿来到运城的？时间早已模糊，但河南温县
成为他往后念念不忘的乡愁。孩子们都知道，要哄老人家开
心，就说带他回河南。1942 年生于河南，2024 年葬于河东，
人间的美好，他满载而归；人间的苦难，他付诸一笑。回首一
看，已然一生，遽然而去，留下万千思念。

1958 年，允义参加工作，来到运城发电厂，这一待就到
了 1974 年。16 年时光里，大家叫他张班长，他负责着运城发
电厂锅炉运行。又过了 6 年，时间来到 1980 年，允义其间做
了运城电厂值长，大大小小的事务都要负责。值班员、安全
员、股长、工会主席，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允义也换了好几个
头衔。家里面先是一声一声父亲叫着，过了几年又来了几个
毛头小子叫爷爷，他听着乐呵呵。等到头发全白，家里又老
爷爷老爷爷地喊着。

有一次发生大火，电厂上上下下忙坏了，一片混乱里允
义作出判断，机组不能停运！没有人知道火光中到底是何情
形，也没人知道当时的允义是什么表情与心情，只知道最后
什么事儿都没误，孩子们迎回家的只有笑呵呵的父亲。有一
天遇到停电，家里一片漆黑，允义当着孩子们的面，拿出三
脚凳，麻利地爬上去把配电箱一修，温馨的小家在孩子们的
惊叹声中一下子亮堂起来。

1996 年 12 月，允义从变电工区退休，每天含饴弄孙，尽
享天伦。允义爱花，养花养得极好，又爱上了国画，画虾画得
活灵活现。他爱出门，爱远行，更爱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允义站在厨房，时不时望向窗外，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
嘟。“来啦！”允义笑呵呵叫道，远远看到子女们的小车驶到
楼下。孩子们看到窗户里的允义，大包小包提着一股脑进入
楼道。允义的卧室里又多了几幅虾画，孩子们拿走装裱起来
挂在家里。桌案上毛笔的墨迹还没干，允义又画起了牡丹。

人生无别离，谁知恩爱重。不知道允义经历过多少次离
别，或许是天性，他对每一个孩子、孙子、孙女都倾注了全身
心的爱。2024 年 12 月 6 日那个寂静的长夜，为允义照亮了
回家的路，也给孩子们留下了将伴随一生的潮湿和心痛。

冬日，允义与世间作了最后的道别。
允义的棉裤被妥帖放好。孩子们在他身边唤了又唤：

“爸爸，爸爸。”

留
住
一
个
温
暖
的
冬
日

■
牛
嘉
荣

生活总归得有点期念，唯有如此，那不紧
不慢的日子方能有所希冀。当下已然过了小
雪、大雪节气，冬日像个寡言的老友，不动声
色地把世界攥进冷风里。而我，怀揣一抹对雪
的念想，静静蛰伏在时光角落里，等待着赴一
场与雪久违的邀约。

忽一日，刷抖音偶见凤凰谷顶瑞雪飘然
而至的视频，心里暗喜，思谋着下雪日不会太
远。然近几天，城里午时阳光依旧绵软柔和，
风轻柔而日头和煦，寒雪仿若被岁月捂住了
口鼻，迟迟不肯露面。眼瞅着冬季的延展拉
长，我奈何不得，对雪的期盼却一天比一天炽
烈。

我对雪之期待，起于落叶的飘零。冬日的
脚步悄然来临，风在街巷间穿梭，带着丝丝寒
意。天空，像是一块被晕染得不够均匀的画
布，透着阴沉的色调。落叶，渲染出一派肃杀
悲壮的气氛！最初坠落的，只是那么一片两
片，像一只两只断魂的金蝴蝶。但接着，便有
哗哗的金色阵雨了。接着，便在树下铺起一片
金红色的地毯。而在这地毯之上，铁铸似的，
竖着光秃秃的疏落的树干和枝丫，直刺灰蒙
蒙的苍穹。

清晨，推开窗户，望见那光秃秃的树枝在
风中颤抖，我的心也跟着微微颤动。走在大街
上，行人裹紧棉衣，匆匆的脚步溅起一地肃
杀。商店广告橱窗里的暖灯，氤氲出朦胧光

影，却暖不透窗外干枯的枝丫。这些枝丫纵横
交错，仿若瘦骨嶙峋的手，伸向铅灰色的苍
穹。是在苦苦哀求，也是殷切呼唤——呼唤一
场雪，来粉饰这单调乏味的荒芜。行至城市主
干道，我惊奇地发现，受高楼大厦荫庇的法
桐，安然静立在人行道两侧，即便叶子已然枯
黄，却依旧那样不紧不慢。风势强劲时，落叶
萧萧，盈满长街，颇有些下雪的先兆。

我闭上眼睛，极力想象着雪花纷纷扬扬
飘落的场景，那是怎样的一种美丽与宁静。

小时候的我，一直固执地以为，雪的故乡
就只在乡下，且雪只在夜晚飘落。

盼望着，盼望着，久别的雪，久违的雪，终
于在某一个夜晚落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

记忆里的冬天，一下起雪来，就是纷纷扬
扬，铺天盖地。梨花般的雪片，精灵一样懒散
地，无拘无束地飘着、落着，在沟渠，在麦田，
在乡下每一个可以栖身的角落。早上起床推
开门，但见房顶白了、田野白了，沟沟坎坎瞬
间披上银装，经过阳光的折射熠熠生辉，经久
不化。这些洁白的天使，怀着深深的眷恋义无
反顾地扑入田野的怀抱，与辽阔融为一体，又
妖娆成满目遍野的银装素裹。巷道里，小狗撒
着欢，互相追逐着；老母鸡们喳喳地叫着，拍
着翅膀唱着只有它们才能听懂的歌；几只麻
雀起起落落，打破了银装素裹的沉默。

小时候，每逢下雪，老家的院子就成了欢
乐的天堂。清晨一睁眼，满世界银白，惊呼声
还未出口，人已冲进雪地。我与小伙伴们在雪
地里嬉笑打闹。我们用冻红的小手堆起一个
个奇形怪状的雪人，给它们安上石子做的眼
睛、胡萝卜做的鼻子。那时的笑声，仿佛还在
耳畔回荡，那般清脆，那般无忧无虑。堆雪人、
打雪仗时，小手冻得通红也毫不在意，掌心那
团雪，是童年最清凉的甜。我们撒欢般地走在
雪地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是雪
在诉说着冬日的故事。雪落无声，却盛满欢声
笑语，藏着最纯粹的快乐。

夜里，一家人围坐暖炉，橘黄灯光映着窗
外簌簌飞雪，屋内茶香弥漫、温情流淌，那时
的安稳静谧，是雪馈赠的厚礼。

从学生时期开始，我与雪就有着一种特
殊的情缘，童年记忆中那些疯玩、傻乐，似乎
都与雪相关，我一直以为，有雪的时候，才有
童话。

感谢冬雪，感谢童年。曾记得，我从村
小学升初中时，升学考试语文考题作文题目
是 《雪》。考场上，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平时
观 察 的 雪 景 。 于 是 ， 迅 速 在 试 卷 中 写 道 ：

“雪，下了一夜。早上起来推开门一看，地
上、房顶、树枝一片洁白——好一个银装素

裹的童话世界……”那年我的升学考试成绩
名列八个村级小学数百名考生之首，我的作
文《雪》作为范文被抄写在学校大黑板上，供
同级考生阅读。一时间，我成了远近闻名的

“小名人”，就是至今在乡间偶遇过去的初中
同学，大家还会津津乐道地提及此事……

如今，忙碌成了生活底色，城市灯火彻夜
不眠，雪倒成了稀客。霓虹灯下，忙碌身影穿
梭，少有人驻足，倾听风与雪的低语。可我依
旧执着地期待，期待着雪花抚平生活的褶皱，
期盼着淋漓尽致的一场大雪洗净尘世的喧嚣
与纷扰，让世界变得纯净而美好。

我就这样，在期盼中等待着，等待着那场
属于冬日的盛大舞会，等待着雪花纷纷扬扬
地飘落，等待着与雪的美丽邂逅。

我期盼一场雪落时，煮一壶热茶，热气氤
氲，模糊窗外雪景；或是静静伏案，任雪花轻
叩窗棂，翻开旧书，让墨香与雪香相融，于电
脑键盘上落下灵动诗行。书中自有黄金屋，窗
外自有山如玉。

我期待一场雪的降临，期待在这冰天雪
地中，生灵能够静心思量沉淀，于春日蓬勃萌
发分蘖。待雪霁天晴，日光温柔洒落，看雪一
点点消融，滋养万物，仿若人间又焕生机。

这场迟迟未到的雪，承载无数期许，藏着
生活久违的诗意与安宁，不知哪一刻，就悄然
赶到，赴我这满心的期待。

雪还未落，但我知道，它迟早会来。
怀揣这份雪念，如同守着暗夜里的烛火，

不惧漫长寒冬。
待雪簌簌而降，所有的念，都会化作掌心

的清凉，润泽余生时光。

藏在冬日的雪念藏在冬日的雪念
■杨稳定


